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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逸尘对军旅文学作品的持续观察和研究，在2015年有

引人瞩目的拓展。他认真研读了主要军旅作家的短篇小说，分

析得失，更指出制约他们创作进一步升华的原因：通俗化“转

向”导致文学中崇高品质的丧失（《军旅中短篇小说的尴尬与

问题》）。同时，他对军旅长篇小说的整体样貌有相当出色的描

述，发表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5年一、二期的4.6万字

长文《不要人夸好颜色 只留清气满乾坤——新世纪十年军旅

长篇小说研究》，足可见其阅读的深入扎实。同时，傅逸尘还将

当代中国军旅文学中的抗战题材作品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中的中国叙事”坐标，进行视野更为开阔的比较阅读，力图

寻求民族精神、民族力量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构架。

2015年的军旅文学批评，有一事最值得铭记：在可以说

是人为的情况下，发生了一次比较严重的“批评事件”。我之所

以称其为“事件”，一是因为它的孤立性，依常识判断，这种事

情不可能经常发生；二是它的结果有点出乎预料，原本可能是

佯装的靶标，引来了真实的火力。“事件”的原委是：解放军艺

术学院文学系的“创意写作教学”活动中，系主任徐贵祥把自

己发表在《十月》杂志上的一部中篇小说《识字班》交给同学

们，希望他们毫无顾忌、毫不留情地展开批评。从本科生到研

究生，年轻学子们以令人瞠目的勇气在这位茅盾文学奖得主

头上动土。结果是，徐贵祥“引火烧身”，收获了篇幅远超过其

作品的一组批评文章。这些批评文章，有的已在《解放军文艺》

等报刊发表，并全部结集在东方出版社出版。从批评所涉及的

内容看，既有深度也有广度，既有勇气更不乏卓异见识。当代

军旅作家中，被如此差评“青睐”者几乎没有。我们不妨这样来

理解：一个作家能不能引起评论者注意，其作品能不能提供有

讨论价值的命题，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她）的写作是否

受到尊重的一个标志。写了大量作品但无人问津，或只是借助

营销手段获取廉价吹捧，都是非常可悲的。换一个说法，作家

享受到批评——无论高度肯定还是严厉批判，应被视为一份

殊荣。

此批评“事件”启示良多。文学系师生磊落相见，教学相

长，推行活泼教学理念是一个方面；涉入文学不深的年轻作

者，挑战具有一定影响的军旅作家的权威性，破除对所谓名

家、大家的迷信和简单崇拜也是一个方面。但在我看来更为重

要的是，年轻无畏的批评者们在徐贵祥的小说中确实发现并

指出了其创作上的许多重要破绽，从文本层面、艺术思想层

面、审美理想层面，甚至价值观层面，提出了新的而且是重要

的见解，这尤其令人鼓舞，而且意义重大。因为徐贵祥在当代

中国军旅作家中有相当的代表性，徐贵祥创作的优长和缺陷，

他笔下人物形象塑造的成败，正是在大部分军旅作家那里也

都普遍存在的。

徐贵祥苦心孤诣，意在推动教学实践，成效如何，且当另外

评说，但他在文学世界里“以身试法”的勇气，他在面对后生晚

辈口无遮拦的批评解剖时的从容淡定，非常值得尊敬。毋庸置

疑，这样的一次作品与批评的碰撞，对长期以来军旅文学有写

作而无批评的状况的改变，是标志性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

军旅文学的理论家、批评家对军旅作家和作品基本上丧失了有

效的观察，当然，批评本身存在的意义也就基本上丧失了。虽然

我们看到每年都有评论文章发表，有研究专著出版，但从总体

看，无论是美学旨趣方面，还是社会理想、精神文化信念方面，

军旅文学的批评家们都是面目模糊的，没有严苛的艺术标准，

没有清晰的价值尺度，没有科学的评价方法。依此反观，许多军

旅作家甚至滋生了可任意作为的幻觉，以为仅靠一定的声名积

累，就可以永远写下去，作品本身的优劣则根本无需置疑，似乎

只要能出版、能发表，或者取得一些市场售卖的成功，作品就算

彻底完成了。作品与读者、文学创作与研究评价、文学最终的接

受状况及社会效应这些层面的多重关系，似乎都已经解体，至

少在军旅文学队伍中我们是基本上看不到的。在此次对小说

《识字班》的“毁灭性”批评中，虽然暂时未见理论性或方法论意

义上的鲜明创新，但众多年轻的批评者们各踞战位，攻其一点，

打击可谓精准。徐贵祥以抗战时期一个农村女子识字班几位女

性及其丈夫为描写对象的这部小说，写得痛快饱满，一气呵成，

甚至忘乎所以，结果留下了太多显而易见的遗憾，而杂志方面

因急于推出作品，似乎也放松了编辑尺度，留下了诸多显而易

见的漏洞。即如在读研究生李梦媛所作的解读，《识字班》虽可

见徐贵祥“从脸谱化、类型化、英雄化的人物塑造中挣脱出来”

的努力，但最终对女主人公傅菊珍这个人物的塑造仍存在着重

大缺陷，他没能让这个人物获得成长：“从一个粗浅的农民阶级

快速地过渡到一个愿意为了战斗的胜利而大义灭亲的英烈女

子”，这样的处理是“唐突的”。

同样，徐贵祥在《识字班》里着意塑造的金广友这个形象

也遭到了强烈质疑。另一位研究生徐彤指出其在人性问题上

的严重局限：“在《识字班》中，正是金广友这个人物，将战争最

真实也是最残酷的一面，毫不留情地呈现在了自己的妻子与

读者面前（畏战、怕死）……一般人都会具有的这些恐惧和怯

懦，中国现当代的战争文学所缺乏的，正是这种悲天悯人的反

思与关怀。”徐贵祥的处理是，“在最后关头，金广友一改‘逃

兵’本色，变得无私无畏，英勇杀敌，即使面对妻子的劝说也不

为所动，仍是生死不顾，矢志报国，挨了一身枪子后，终于气绝

身亡。”徐彤认为，“金广友的死，如果能够回归到人物本身的

欲望上面，赋予他一种毁灭的极致之美，也许会达到更好的效

果。而在作者笔下，人物的欲望，在结尾之前的确已经积蓄到

了一种几欲喷发的地步，可是最关键的收尾处，这个人物所有

原初的、发乎本心的欲望和需求骤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从外

部赋予他的使命和责任，是一种早已被意识形态化了的东西，

甚至连他的死都是为国捐躯，为了‘人类伟大的解放事业’而

献出生命。其时，金广友已经再度‘回归’绝对主流和意识形态

化‘宏大叙事’的铁律，‘回归’到了诸多军旅作家笔触共同写

就的那支‘战斗英雄队伍’当中。”像徐彤这样的意见，不仅对

徐贵祥的单篇作品，对大部分禁锢在相同定式中军旅作家的

写作，都可谓振聋发聩。李梦媛更进一步提出，徐作中“用男人

们对于性和肉体的欲望来刺激他们冲上前线的动力，这似乎

扭曲了男人们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初衷。但从《识字班》这个

题材上来看，其原本所要表达的主旨应该是农村妇女在识字

班中的学习与蜕变，以及她们对家庭、丈夫等产生影响，从而

表现她们对战斗胜利功不可没。但读完全文后，总感觉文中的

两性关系似乎略有压弱原本主旨之嫌。最开始以肉体的欲望

鼓励丈夫参军参战，之后以同样的方式奖赏他，满足他，包括

其中殷福塘以觊觎别人的媳妇为目的参与战斗，这样的情节

安排似乎将两性关系的比重扩大得比预想中的多，所以可能

也因此冲淡了原本所要表达的识字班对于战斗胜利的作用”。

这就涉及到军旅文学中女性意识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几代

军旅作家，甚至是女性作家那里，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个

看法在纵华政那里也得到了印证：“傅菊珍们觉醒的女性意

识，只是认识到自己的身体属性并利用了这一属性”，“傅菊珍

不是江姐，他的女性意识还只是停留在初级阶段，还远远没有

达到高度自觉。起码，文本还没有给她成长的空间。她在金广

友三人逃兵路上的‘劝说’已经生硬了，当在民工路上捡起枪

瞄准自己丈夫的时候，令人顿时陌生起来”。所以，“只是叙述

者在讲述故事时，是运用男性语言在写女性，而不是用女性语

言来写。”

还有结构问题：“纵观全文，很明显可以感觉到故事的铺

陈应该是有明暗两条脉络贯穿其中的，一条是后方识字班女

人们的蜕变，另一条是前线男人们的战斗与成长，而作者选用

《识字班》作为题目，显然是要以女人的作用作为主线去完成

这篇小说。通篇看来，其实女性在识字班的成长历程并没有所

预期的那样丰富，反而是男人们，从怯战到参战，从可耻的‘皇

协军’到人人称颂的‘英雄’，从想要叛逃到回归队伍，这些成

长与蜕变已经慢慢地成为了作品的主线。而对于女人们，多是

突出了他们的影响而淡弱了她们的成长，这似乎已经将明线

暗线颠倒而置了。”类似的犀利见解不胜枚举。批评的触角真

正深入到了文本内外的诸多方向。路迪雨婴将《识字班》中塑

造的傅菊珍与孙犁《荷花淀》中的抗战女性形象做了文学史意

义上的比较，认为“相对于孙犁笔下女性形象的雷同化、概念

化，具有保守性，被传统的日常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限制了自

由和发展……而在《识字班》里，一个个性格独立爱憎分明，敢

于突破传统封建礼教的鲜活女性形象，这背后有着作者要防

止女性角色类型化的意识”，然而她笔锋一转说：“由于整部小

说开场描写人物性格的铺垫不够，导致傅菊珍的性格弊端特

别突显。甚至有些地方会给人造成一种她贪图虚荣的感觉。比

如她让自己的丈夫去打鬼子，给人的感觉是她的抗日动机不

是从一个民族的利益出发，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雷

从俊也观察到：“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几乎都是胸怀国家、深明

大义，都不约而同、急不可耐、费尽心机地送郎上战场，都把自

己当作‘慰劳品’而自己毫无‘需求’，甚至面对战争也都很少

有基于女人的‘一己之私’和千回百折的心路历程，更缺乏坚

硬之下的柔情”。不一而足。

我之所以不惜篇幅举例上述批评“事件”所包含的信息，

并非是要就事论事，我希望通过检视其中所散发出的积极能

量，简单阐明一点：目前的军旅文学发展中批评精神的失落，

要对当前创作的失范负上一定的责任。现在我们看到的，除了

大量无关痛痒的作品讨论会发言，除了不断重复的一些镶嵌

了“英雄”、“家国”词语的空话套话，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文学批评可言。今天已经在出版这样那样的军旅“文学史”，包

括对一些作家的研究专著之类，很多质量参差不齐、水准平庸

甚至低下的“作品”，正在被盖棺论定；一些粗劣不堪的作品，

在艺术精神与社会理想、审美特质与生命智慧，甚至在语言、

想象、寓言结构的生成等诸多关系的处理上都含混错谬的作

品，正在被推向“经典”的格位。这种急切追求当下的成就感而

不是对历史负责的病症，一如当今社会其他方面所见。

现在我们尤为需要的，是从思想理论、文化哲学高度，对

多年来因加速度“成就辉煌”而造成的恶疾加以矫正，而这需

要有思想影响力、有美学建树的理论和批评大家。面对目前

产量够多但质量难成正比例的军旅文学作品，如何定位，怎样

评判，能不能准确辨析和确认其艺术上的优劣，严格区分其价

值趣味的高低，都有赖批评的担当。科学的方法、理性的清

明、法度的严明、立场的坚定，这些必不可少。具体一点，军旅

文学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军旅作家的艺

术品格、思想修养和社会责任问题，这些都需要准确的理论说

明和精微的批评阐释。事实上，从文本（包括形式）批评，到社

会学批评，从对一般的美学问题的检讨，到对时代思想与道德

状况的探察，批评家们可供遵循的方法和尺度都是现成的，我

们并不需要发明特别的方法或语言。只要能够认真地去阅

读，实事求是地加以鉴别，诚挚地说出自己的认识与判断就可

以了。正如围绕《识字班》展开的“批评事件”所显示的，在今

天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下，一般的审美经验问题、社会思想文

化问题，乃至作家的趣味、价值诉求问题，都是完全可以进行

理性探讨的，也是可以进行交锋辩难的。甚至一些重要的思

想文化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比如对历史问题的认知、对历史

表达中洞见或歧见的论争等等，也是可以从学理、学术层面开

展的。

惟愿发生在2015年的这次“批评事件”，能够对军旅文学

中匮乏已久的批评精神起到一次召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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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批评事件”到批评精神
——2015年军旅文学评论的启示 □殷 实

王凯长篇新作《瀚海》以立体的方式展现了深藏于无

边瀚海中的空军基地，让读者得以走近那片并不熟悉的

沙漠和它的守望者，了解和平时期的军队基层的整体风

貌，感受沙漠军人的日常生活和其中蕴藏的独特的军人

情怀，难得地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瀚海，这个不断闪现在古代诗文典籍的美好词汇实

际指的是沙漠戈壁。相信如果不是军旅作家王凯多年的

潜心挖掘、精心营造和着力表现，许多读者并不知道在

西北地区还有一片叫做巴丹吉林的沙漠，更不知道那里

还有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和一群在戈壁沙漠中坚守的军

人。而在王凯将它写进了他的作品之后，它便俨然成为

了当代军事文学版图中一个重要的地点和标识，《瀚

海》的诞生则无疑更加重了它的意义和分量，并为王凯

对它的长期经营赢得一次完满的阶段性成果。对于不熟

悉沙漠的人，只能看到它的荒凉和空无一物，但对于长

年生活在其中并深爱着它的人来说，却能看到它单调之

下的复杂、荒凉之下的丰饶。正如唐代的边塞诗中，总

是有枞金伐鼓的英雄气概和羌笛望乡的厌战情绪并存，

美酒琵琶的豪放气魄和思妇空闺的幽怨心理相映，这种

丰富性和矛盾性共同构成了边塞诗的美学意义，那么，在

王凯的小说里，同样存在着对沙漠和沙漠军旅生活丰富

多样性的追求，沙漠不但是涌现无尽素材的富矿，它本身

的丰饶、博大和深邃也影响着王凯作品的审美意蕴和风

格走向。

沙漠、军营、年轻军人。在一个不够成熟或者受到简

单理想主义影响的军旅作家手中，这些要素足可以构成

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成长故事，而沙漠则不出意外地被设

置为锻造意志、磨练心性的绝佳场所，一句话来说就是一

个锻炼人的地方。然而，出现在《瀚海》中的沙漠却绝非

如此简单。它是地理概念，也是故事的背景，它还是人生

的参照物，或者一种外部力量的象征。它是人性化和个

性化的，是属于主人公叶春风的沙漠，是属于他的同龄人

钟军、兰甘、车红旗、白雪歌等人的沙漠，也是属于空军基

地全体军人的沙漠。自从叶春风衣兜里灌满沙子来到它

的腹心地带之后，他的整个青春岁月便与它须臾不可分

离，他每一次的辗转流落，每一次的荣辱升降都与它息息

相关。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小说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角

色，不可或缺且别具意味。

叶春风十几年的从军经历串连起的是整个基地的那

些人和事，它们和基地本身一起构成了王凯在《瀚海》中

刻意塑造的那“一座营盘”。和平时期的军营自然有着与

战争时期完全不同的风貌，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战斗单

位而更像一个巨大的机构，这使得它更难以在军事题材

的文学作品中被表现，常常让试图整体把握它的作家们

陷入苦恼和困惑。《瀚海》显然用扎实的创作实践对这个

难题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突破，并对军营生活的表现范围

和表现层次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拓展。小说通过叶春风在

数个岗位的转换，揭开空军基地神秘的面纱，透视了部队

基层的多个侧面，从而绘制出一幅新形势下科技战线部

队较为完备的全景图画。这幅图画的绘制过程充分发挥

了王凯擅长写实的优势，也是他对“处处有生活”的文学

原则的一次绝佳诠释。无论是加注队、器材股还是回收

队，这些很少被别人写到的非战斗性部门和岗位在他的

笔下却丰富多彩戏味十足，再加上那些在文章中频繁出

现的高科技武器术语，无疑给读者提供了一次对新型部

队猎奇式的阅读窥探。并且围绕着每一个岗位，小说写

的都是踏踏实实的部队生活，这里没有表面化肤浅化概

念化的简单再现，也没有假模假式拿腔拿调的刻意营造，

只有基层官兵日常的所思所想喜怒哀乐，只有他们日复

一日的吃喝拉撒行动坐卧，真实入骨，细致入微，针针见

血，刀刀见肉。那种新鲜而生猛的生活景象通过王凯别

开生面的表现，赋予了这座营盘以生命，让它不再是一个

空洞的躯壳，而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内部的肌理和血肉

都纤毫毕现，触手可及。

营盘的灵魂终究还是人。《瀚海》刻画了一个丰富的

军队人物群体；不止于此，往更深层的意义上说，是构建

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基层军队生态体系。这个体系是一个

真实的存在，它层次分明而又错综复杂，团结合作而又

关系敏感。这个体系终日应对的不是战斗而是各种刻板

乏味的军事训练和日常工作，在它的内部频频发生着成

员们性格、意志和力量的较量。尽管地处沙漠之远，这

个小社会的复杂程度一点不比大军区大院来得小。它是

如此庞大和实际，足以冷却叶春风这样年轻军官的热

情，耗损他们的雄心，让他们的军旅生涯很大程度上都

处于和它的紧张关系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反复

写到了这个体系中的游戏规则。正如小说中所传达的，

在军队中成长首先面对的往往是规则。这些形形色色的

规则既有官方制度规范的一二三四，也有人际交往原则

的甲乙丙丁，还有各种潜规则的ABCD。如何在体制中

生存发展，学习规则是年轻军人的必修课，只有学会了规

则，才能游刃有余地操作规则。《瀚海》的主人公叶春风就

是在一次次的摸爬滚打中，在一次次冲撞到头破血流的

过程中熟悉着基地的游戏规则。《瀚海》通过揭示规则对

基层生态体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寻和解剖，也因触及

到了军人与军规、与体系的矛盾冲突，从而拥有了更耐咀

嚼的思想内涵。

在这个体系中的个人自然也不是军事文学中常常出

现的那些军人形象。塑造军人的正面形象，特别是塑造

英雄人物，似乎是军旅文学天然的使命。然而，军事文学

长期强调的宏大叙事和英雄神话，让炮制英雄成为一个

机械的生产过程，就像小说中的宣传干事兰甘一样，需要

对宣传的人物反复升华无限拔高。幸运的是，身为军旅

作家的王凯却聪明地避开了这个圈套。在《瀚海》里他描

写的只是一些最普通的基层军人，而且他们中间的一些

明显带有“反英雄”的特点。这些军人在他的笔下显得本

真而世俗，在坚硬的军装之下跳动着一颗颗凡夫俗子的

心。他们喝酒打架，忙于升迁或恋爱。他们怀揣着梦想，

也怀揣着各种各样私人目的和强烈的七情六欲，在基地

这片天地里追求着各自的人生目标，完成着或者是消磨

着他们的人生。他们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军人形象，但又

是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人形象，和少数特殊材料制成的

英雄模范相比，他们显得更加真实可感。《瀚海》中也并非

没有写到英雄或英雄行为。只不过，王凯似乎更倾向认

为英雄的本质就是凡人，没有人生下来就是阿克琉斯或

者贞德。他宁可相信，英雄是在一定机缘巧合下短暂地

克服了人性弱点而成全了自己，如成功排除加注故障的

叶春风；或者是人性正面力量的长期坚持最终塑造了高

尚的人格，如因公殉职的冷高工。

当然，过分强调军人的人性又将陷入另外一个雷

区。在一个远离了战争的时代，如果丢失了军人特有的

血性气节，部队有沦为一个机构、军人有沦为一个饭碗的

危险和忧患。在不过分拔高和生硬捏造的前提下，如何

写出和平时期的军人精神和军人性格，同样是军事文学

创作中一个不好处理的问题。王凯对这个问题也自有其

思考。《瀚海》中确实描写了某些军人身上的凡俗化倾向，

但也写出了一些超越凡俗的性格特点。就像军旅作家朱

苏进在小说中总会塑造一些孤傲清高、睥睨一切，拥有雄

心壮志，渴望建功立业，不屑与庸人为伍的军人形象，通

过他们来彰显某种军人性的话，那么，王凯则喜欢塑造一

些冲动叛逆、桀骜不驯，渴望自由生命状态和自我超越的

年青军人，用以表明他心中理解的军人性。小说中的叶

春风无疑就是这样的类型。比如，他总是与周围环境格

格不入，永远拒绝着体制的同化；他执著地追求一份空幻

的爱情，并常常脱离道德说教去思考一些玄而又玄的问

题。在庞大的军营中，叶春风这样的年青军官如同瀚海

中的一颗沙子，但他却是一颗有棱角的不想被打磨的沙

子。尽管他这种多血质的性格给他的人生带来了诸多麻

烦挫折，但正是这种血气方刚的生命力，抗衡着军营中暗

暗滋长的暮气、腐气，让军营保持着年轻和活力；而且可

以想见的是，这种性格就如同朱苏进呼唤的军人的精神

强力一样，最可能在未来的战场上转化为战斗力。“叛逆”

军人叶春风，和小说中塑造的以袁教导员、曹股长、冷高

工为代表的另外一批有担当、有坚守的军人一样，他们共

同维系着军人之所以成其为军人的那些东西，传递着军

队的血性基因，铸造着军人的强大灵魂，完成着对军人这

种职业的精神超越。

就是这样，在长篇小说《瀚海》中，王凯在通过将

日常化和个人化带入到对军人形象的摹写之中，把真性

情和真本色倾注到这些人物的身上，层层剥除和消除了

曾经强加到军人身上那些虚假矫饰的东西，既还原了真

实的军人形象和军人人性，又保持了理想主义的底色，

让真正的军人精神和品格的光辉焕发出来。新时期以来

军事文学一直有回归写人的趋势，逐步淡化着以往那种

“假浪漫”和“伪崇高”，这些在王凯这里算是消解得比

较彻底。可以预言，他塑造的这群带着强烈时代印记的

真实军人，在若干年后，将是军事文学史里留得下来的

形象。

最后再回到成长这个主题。按照某些通常的故事模

式，凡是写军人的成长，必然会写到人物经过宝贵的部队

生活锻炼，领悟了诸如英雄主义或奉献精神之类的正面

价值，完成了人生的洗礼。在《瀚海》这篇带有青春叙事

特点的小说里，叶春风在经历了形形色色的工作磨练，在

经历了爱情、友情的重重考验后，他居然没有收获什么真

谛或信条，而是感受到了巨大的虚无感，甚至令他萌生了

退意，当然令人欣慰的是，他最终坚守在了沙漠。或许，

人的成熟真的不在于发现了人的强大和找到了人的价

值，而是体察到了人在宇宙面前的渺小感和无力感，明白

所有人类对世界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最终无解。在小说的

末尾，面对浩瀚沙海，叶春风发出沙漠是什么地方叫什么

名字的追问，其实也是对存在的终极叩问，流露出浓厚的

哲学意味。

方舟难觅，无边沙漠何渡；以笔为楫，或可横绝瀚海。

在以往的小说创作中，王凯一再将那个叫做巴丹吉林的沙

漠诉诸笔端，而长篇小说《瀚海》则是对它一次最充分最深

入最全面的展示。他延续着现实主义的传统，深入沙漠和

沙漠军人的灵魂深处，写活了沙漠，也写活了那群活灵活

现灵肉兼具的军人形象，完成了对当代军队生活的一次出

色书写。专属于王凯的那片瀚海，终将以文字的形式获得

一次再造和升华，在军事文学地理中留下应有的痕迹。

瀚海无边 营盘牢固
——长篇小说《瀚海》读后 □鄢 莉

（上接第6版）而浅显易懂并非一定要直白，这是要上升到艺术领域反

复探讨的问题，对诗歌艺术有一种理性的尊重就是对诗歌的尊重，不是

所有人都能写好诗的，也并不是所有人写出的就可称之为好诗，那个

“全民创作”的时代已经界定为笑话了。相反，有的诗人把诗歌当作一种

纯粹的语言游戏进行文字表演，这样做的结果，要么是意象繁杂，语言

缠绕，导致晦涩难懂，要么是直白无味，口水泛滥，诗意全无。

检视2015年军事题材诗歌，不少的诗章在对诗歌语言的安顿上注

意到了美学的在场。“我知道，即使我的头颅垂得再低/也不能抬高那些

亡灵的尊严”（广子），这里的每个词都锋利无比，而句子却像规则的锯

齿，闪着寒光。“在南京这地方，像野兽一样/吃着这些生东西/我总吃出

一种/血腥味”（马萧萧），对于敌人在南京给民族血脉中导入的深重苦

难，难以因为美食而稍有消解。“那些石块是山地、丘陵打碎的牙齿”（李

林芳）用“打碎”一个动词，十分形象地呈现了石块的形状及反射到人心

里别样的感觉。“不可接近的几笔雪”（堆雪），在诗人眼里，祁连山连绵

不绝，祁连山上的雪也是连绵不绝，但这种自然界的“大”在使命与责任

的驱使下立刻变“小”，心理上的“小”并用“几笔”形容，诗人采用绘画线

条勾勒的绘画效果恰恰雕刻了军人的灵魂走势，这和他“我泥沙俱下的

泪水和表情”一样，都在造词境界中左右逢源地排兵布阵，词的命运和

美感都在语言细节的安顿中出色出场。语言自然要为诗歌中的拟人及

比喻提供素材：“每一棵苍松都能挡住一次坏消息”（周承强）。诗人正是

通过语言和美学的结合，才使那些关于诗歌的持久思考具有直接的可

感性，语言敏感而诗思缜密、情感收放，在不同的诗人那里均有不同的

艺术尺度和美学品相。

就军内外诗人驾驭军事题材整体的能力而言，非军旅诗人并不能

做得得心应手，情感投射很容易流于空荡、浮泛和狭隘，即使是一线诗

人也不例外，也许军旅诗人生存的环境及自身的身份确认注定了在军

事题材领域有自我表达的先天优势，这是可喜的。但是，过去一年的军

事题材诗歌公认的优秀诗歌仍然不多，传唱的佳作更难觅踪影，相反，

生活的同质化和获取信息渠道的单一，使得相似题材的表达技巧、修辞

方式和追求情感的激烈碰撞，使诗歌面目相似而缺失其独特性，同时在

想象力、聚合核的力量力度、情感的控制、凸显当代的新鲜经验与美学

的修养诸方面，无疑是需要继续面对的诗学痼疾和难题。

（上接第7版）
从创作题材、形式而言，报告文学这种所谓“艺术的报告”更强调了

作家思考的独立性和现实题材的关注。曹岩、马泰泉的《极度威胁》记述

了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积极参与援助西非国家抗击“非洲死神”埃博拉

病毒的征战实录,文本的内在张力使人领略了非常态下中国军人英勇

奋斗的大义品格。高帅的《跨越喜马拉雅的大爱》中，14集团军官兵飞

越世界屋脊投入尼泊尔展开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把13亿中国人民的深

情厚意播撒到地震废墟上。通过参与地震救援，防疫洗消、医疗救助的

救援历程，全程写下了极度危险中的感人瞬间和人道精神。李燕燕的

《青藏线六十年》以生命线上发生的故事，凝结了军民鱼水无限深情。

60年来，官兵们把爱民的种子撒遍青藏线的角角落落，用真情大爱将

共和国的重托与藏族同胞的幸福连接。曾剑的《边塞风流》写下了地处

大兴安岭南麓的仓库驻军，在恶劣的环境下实现着强军梦想，坚守军人

精神气节。张剑的《我们和草原有个约定》本着“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

接着一代干”的生态建设目标，展开追逐绿色梦想的步伐，深刻反映军

民血肉相连的社会氛围，全方位、多层次拓展了草原双拥工作的新局

面。李传永、祝平的《守护在人间天堂》以地处阿坝高原的武警森林官兵

极力实践着“情注绿色生态，爱洒熊猫故乡”的庄严承诺为关注点，突出

反映他们以森林为家，与国宝为伴，忠实履行着生态安全的神圣使命。

这些作品没有叙事背景的宏大，但人性光环之下却有着独特的思考与

审视，实际上都是时代与人物命运的相互交织。

纵观2015年度军事题材报告文学创作，虽然没有表现出战场上的

硝烟炮火，但和平时期军人的风骨和英雄情怀，依然充满着探索的本

质。正是这种鲜明的风格底色和时代精神，促使着作家在文学实践中彰

显本色，也使报告文学写作呈现出了多样化的范式。


